
我认识的丁石孙校长 

惊闻敬爱的丁石孙先生于 2019年 10月 12日 14时 35分在京逝世，心中十

分沉痛！丁先生是我大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镇江老乡；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也是我加入民盟的介绍人；他是坚韧顽强的革命战士，也是北大人最爱戴的校长。  

（一）杰出的数学教授 

我与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 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以后。非常

荣幸的是，我们大学的第一堂课，就是丁先生为我们主讲 “解析几何”。 

解析几何是基础课，我们年级 180多人在一个大的阶梯教室。当时学校的教

学设备比较落后，连麦克风都没有。为了给全体学生都听清楚，看明白，连续两

节大课，全靠老师的嗓子大声讲解，重要的内容，全部要讲师在黑板上书写清楚。

丁老师当时还很年轻，还是一名讲师。他高高的个子，笔挺的身材，洪亮的声音，

说话简短扼要，站在讲台上，英姿飒爽，非常帅气。最让我们同学钦佩的是他的

讲课水平，逻辑性极强，板书非常公正，一面讲解思路，一面就在黑板上写出长

篇推导的结果，居然不需要低头看一眼教案。 

丁先生的知识面非常宽广，在数学的很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成果，在 4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开设过 20多门课程，编写了多部专著和教材。1979年

在学校恢复职称评定时，第一批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在他担任系主任以后，仍

然以身作则坚持给大学本科生上基础课。为我国的数学教育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

才。仅仅在听丁先生讲授过“高等代数”的 1954级学生中，就出了七位院士。 

（二）深受爱戴的校长 

1965 年，我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留校，有幸成为丁先生的同事。报到以

后，按规定先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8个月，回京以后，就赶上聂元梓

的大字报，全校一下子炸了锅。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1966年 6

月起，北大校园里搭起两个高高的“斗鬼台”。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非常

尊敬的丁老师竟然也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多次拉到台上，脸上、白衬衫上被泼满墨

水。甚至把厕所的脏纸篓扣在丁先生的头上，任意侮辱。我看在眼里，心中的同

情和愤怒又无法言表。后来，从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口中打听，才知道丁先生在年

轻时接触过一个称为“乌托邦”的读书会。就因为这点莫须有的罪名，就把我们

尊敬的老师定位成“牛鬼蛇神”。当时我对政治没有任何了解，更不知道什么是

“乌托邦”，所以不知所措，只能当一个旁观者。但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当

我在凝视丁先生的表情时，有一瞬间，我的眼神与丁先生的眼神对视。我清楚地

记得他的眼神非常平和坦荡；没有一点怨气和悲伤，更没有仇恨。为此我受到很

大的震撼，从此我对丁先生的尊重更增加了佩服。 



文革结束后，丁先生终于有机会施展他的才能。1977年，50岁的丁石孙出

任数学系“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任数学系副主任。作为系领导，他

为尽力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得到系内外师

生的高度肯定。1981 年，他通过全系民主选举，出任数学系主任。1984年，经

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丁先生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校长。丁校长不负众望，

在 1984 年至 1989年的 5年中为北大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发生在 1989年 6月前后。当时学生思想空前活跃，

学校形势不稳，丁校长处变不惊。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环境，保护青年学生，尽

力减小学生们因过激言行可能受到的伤害，丁校长紧急召集全校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认真讨论，共同研究各种可行的措施。这个举动深深感动了当时参会的许多

老师。当时我正被公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所以具体情况不甚了解，

但是，从在美留学生的中国学生传递的信息中得知，他们都非常钦佩丁校长这种

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担当精神。丁石孙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正直的作风，在

有幸承蒙其教谕的莘莘学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坦荡真君子，卓尔大

学人。燕园一国士，五载掌黉门。”表达的就是当时在校的学生对丁校长特殊深

厚的感情，也是丁校长去世后对丁先生的深情怀念。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

时，季羡林先生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

丁石孙。这可以视为是对丁先生胜任北大校长的最高评价。 

1989 年以后丁先生卸任了北大校长，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不久当选人大副

委员长。但是在我们老的北大人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校长。谈话中总是

习惯称他“丁校长”，甚至直接称“老丁”，从来不提“丁主席”或者“丁委员

长”。 

（三）无私无畏的战士 

丁先生的一生，是历经磨砺的一生，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这一点从他对于

教学和科研刻苦钻研、大胆创新；对于校、系的领导工作勤勤恳恳、勇于担当所

取得的各种成就中很容易看到。不过特别让我钦佩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信仰，

百折不挠，忠贞不变。 

解放前，当丁先生还是青年学生时，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作为学生代

表到南京请愿，被警方逮捕并被校方开除。进入清华后，他加入进步组织“民主

青年同盟”，组织进步学生配合解放军入城开展宣传。1952年加入民盟，1955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但是在历次政治

运动中，丁石孙屡遭挫折，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1957年反右时期，因为开导

被划为右派的老同学，受到党内的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因为历史问题被视

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直到 1962年平反和恢复党籍。1966年起，在文革中

又因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批斗、抄家、关进牛棚，1969年，全家下放江西干

校劳动等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因“污蔑大好形势”而遭批判。 



丁先生一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对于错误的思想、言论，他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绝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对

于在各种运动中的对立面，批判过他甚至打骂过他的人，他宽容平和，以德报怨。

对于党和国家需要他承担的工作，从来不求名利，任劳任怨。丁先生从来不说空

话，喊口号，但他言必行，行必果。实事求是为国家、为人民办大事，办好事。

我认为这就是丁先生的魅力所在，也是他一生奋斗成功的关键。他是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也是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他的一生为数学科学的发展、人民的教

育事业、党的统一战线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精力。 

（四）心心相印的同乡 

从 1960年，我第一次听到丁老师讲课开始，就对丁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感。这种感情我开始也说不清楚，直到 1969 年，在江西鲤鱼洲上我们偶然的一

次交谈以后，我才开始理解。原来我们都是镇江人，说话都带有镇江味。 

我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幼年丧母，少年丧父，15岁背井离乡，迁居上海

投靠兄嫂。不幸的命运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表面沉默、寡言，内心深沉、

丰富。延安中学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老师的水平高，校风也好，同学们热情

好学，对我也很同情和照顾。但是最不习惯的就是语言问题。上课老师用上海的

普通话讲课，课后同学们用纯粹的上海话说笑。每天都在提醒我是从外乡投奔大

上海的孤儿，我把自己封闭在孤岛之中，每天把精力集中在“学习，学习。再学

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中毕业时，我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实现了我人生的

第一个梦想。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进入北大的第一课，丁老师用我最熟悉的乡

音讲解我最需要的知识，我不但渴望学懂丁老师讲的知识，甚至都想记住丁老师

讲课的声音。那种亲切感和满足感是他人无法理解的。 

我与丁先生都是镇江人，又都是母亲早逝，很早离开了镇江，都是从上海读

完中学以后转到北京读大学的，都读数学专业，同时又都对哲学和逻辑学有兴趣，

也都研究过算法和程序设计语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共同点。不同之处是丁先

生其实不是镇江出生，但是他把籍贯注明是镇江，而且一口镇江音调，证明他个

人和家庭与镇江不可分割的镇江情結。在丁校长为张大华著的《镇江文化旅游》

写的序言中，清楚地表明：“我是镇江人，但很早就离开家乡”，“最近几年，

我一直想回家乡看看，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序言最后“祝愿家乡山更青，

水更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丁先生在这里表达的镇江乡情与作者是完全

共通的。用一句大不敬的话说，丁校长真像是我的代言。 

镇江是江南著名的文化古城、旅游胜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

过许多名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

这是中国第一部美学和文学理论巨著，对南朝文化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为纪念

这位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在镇江南山风景区兴建的一座称为《文苑》的主题公园，。

在文苑的左侧单独开辟了一个“镇江名人馆”，用以纪念镇江著名人物的场所。

丁校长的肖像位列在特别显眼的位置，也明示了镇江人民对于丁校长的崇拜。丁

先生是我们镇江人的骄傲。 



（五）毕生崇拜的偶像 

我很荣幸，1992 年不足 50岁时就在北大破格晋升为教授，实现了我此生最

高的理想。与此同时开始考虑个人的政治定位。由于我出身不好，自知难为革命

先锋。只想在有生之年，尽自己微薄之力，为国为民多做贡献，以不辜负党、国

家和人民的培养。 

说来正巧。丁校长卸任北大校长不久，调到民盟中央工作，主持民盟日常工

作。民盟是我最熟悉的也是北大最大的民主党派。我周围的许多敬佩的数学家，

如许宝騄、江泽涵、段学复、程民德、徐献瑜、胡祖炽和吴光磊等，都是优秀的

民盟成员。出于对丁先生的崇拜，我渴望得到丁先生的支持，介绍我加入丁先生

为主席的民盟组织。向往成为丁先生那样的人。记得那是 1993年一个晴空万里

的下午，我带着入盟申请书，敲开北大中关园丁先生的家门，讲明我的来意。丁

先生高兴地接过我的申请书，简单看了一遍，就在第一介绍人的位置，签上他的

大名。我记得那天丁先生与我谈了许多话。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告诉我：他很高

兴介绍我加入民盟，但是我不要期望从民盟获得任何好处。入民盟应当视作自己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多党合作事业和国家的科教事业奋斗一生的承诺。 

2010 年 9月 19 日我们数学力学系 60级同学在庆祝入学 50年的聚会后，在

原班主任（王选夫人）陈堃銶老师引导下，我和另外三名同学一起，代表大家去

丁校长家中，探望了丁校长夫妇。交谈中我再次感谢丁先生介绍我入盟，并且抱

歉地向丁先生检讨，入盟以来我没有为民盟做什么贡献。丁先生风趣地反问我，

你想做出什么贡献？我有要求你做什么贡献吗？ 

万万没有想到，2010年的那次交谈，竟然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人生的交流。

2019年 10月 12日丁校长离开了我们。我因身在镇江，无法参加 10 月 17日的

追悼会，只能请镇江的亲友，找到文苑的领导，允许我们在上午 10 点，也就是

北京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同时，带上丁校长生前喜爱的君子兰，到镇江名人馆为

我们最尊敬最崇拜的丁校长送行。丁校长一路走好！你智者仁心,一身风骨，是

所有科学教育工作者的楷模。你清明正气，风范长存,是北大学人的骄傲,也是镇

江人的骄傲。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退休教授、民盟盟员 张乃孝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三张照片 

1、  



 

丁先生遗像 

 

2、  

2010 年 9 月 19 日，数学力学系 60 级同学代表在原班主任陈堃銶老师（王选夫人） 

引导下，在丁校长家中合影。前面是丁校长夫妇，后排左起：陈堃銶老师、韩玉真、 

张乃孝（本文著者）、王叙、陈成森 

 



3、 

 

2019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张乃孝在镇江文苑“镇江名人馆” 

为丁校长送行，地上是丁校长喜爱的君子兰 


